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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资产蹊跷出售 巨额资金“不翼而飞”

涉嫌财务造假 华瀚健康原高管遭多方追责

本报记者 郭新志

苦苦等待三年又五个月后，华瀚健康（00587.HK）中小股东面对的仍是一笔“糊涂账”：经审计的财报显示公司“现金极其充裕”，但公司却因付不起200多万港元的中介服务费而被追债；窘境曝光之前，公司融资50余亿港元，临时清盘人进场后却发现公司账上没钱，甚至公司无法支付股东大会的开支；多位高管闪电辞职，但在法院下达清盘令、资产遭冻结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旗下重要的子公司股权却被转到了他人名下……这令华瀚健康中小股东代表卢红梅颇为费解。

“报表是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绩不错，估值也不高，账上有大笔资金，经营非常稳定，公司赛道也好，所以我们就买了。 ”近日，卢红梅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她投资华瀚健康多年，也曾亲自参加过公司的股东大会和机构路演，见过华瀚健康原高管邓杰、张岳多次，至今仍难以相信华瀚健康公司治理竟然如此糟糕。

截至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卢红梅以“邓杰、张岳等人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被正式立案；香港证监会以邓杰、张岳涉嫌挪用华瀚健康募集资金2.58亿港元为由，冻结了邓杰、张岳在香港三家证券公司的投资账户；香港证监会还认为他们二人在华瀚健康前期融资活动中，涉嫌虚假陈述，下令冻结了两人的相关资产。

3月12日，针对华瀚健康真实财务状况、巨额资产被转出、公司遭调查等事宜，中国证券报记者多次致电华瀚健康前行政总裁邓杰，其手机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做空报告直指财务造假

2月28日，卢红梅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至今他们都很难相信华瀚健康过往的报表竟然不可信。

引爆华瀚健康财务乱象的是2016年8月的两份做空报告，这些报告直指华瀚健康收入造假。 虽然华瀚健康随后做了澄清，但自2016年9月27日停牌，华瀚健康至今都未复牌。

作为一家从事传统中药、生物制药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同时提供医院管理服务及医院供应链业务的大健康领域公司，华瀚健康的生产基地及业务实体大多都在贵州省。 其中，传统中药、生物医药业务主要集中在贵阳市，医院资产主要集中于六盘水市，保健品业务则落地铜仁市。

提及“华瀚健康”，贵州当地人耳闻者寥寥，但谈及该集团旗下的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贵阳当地不少人则有所耳闻。 贵阳一位资本圈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汉方药业在当地名气很大，由贵阳中药厂发展而来，该厂共有两个生产基地，老的基地是德昌祥药业，新的基地是汉方药业。

2002年12月10日，张岳、邓杰等人以汉方药业为核心资产在H股上市。 上市前，华瀚健康净资产约1.34亿港元；2002年截至当年6月30日，营业收入为1.73亿港元，归属于股东的纯利为7586.9万港元。 之后几年，华瀚健康资产不断增加，公司业务由中药延伸到生物药、医疗、保健品等领域。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瀚健康吸引了众多中小投资者的目光。

“做空报告引起了审计机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警惕。 ”3月3日，华瀚健康一位股东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安永在复核华瀚健康的原始账目后不肯签字，导致华瀚健康2015/2016年财报迟迟出不来。

安永在给华瀚健康董事会的函件中指出，其已暂停该公司2015/2016年审核工作，因为华瀚健康多家子公司多份销售单据、采购单据、银行回单以及税务单据、银行对账单等存在多处矛盾或不合规情况。

随后，华瀚健康更换了审计机构，并委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独立第三方调查机构，华瀚健康独立董事委员会与致同一起，将做空报告所指控的内容纳入到调查范围。

然而，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华瀚健康的股东至今没有等到调查结果，华瀚健康却被告上法庭。

2019年4月11日，一家名为“Cypress House Capital Limited”的公司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交清盘申请，理由是华瀚健康未能支付该公司一笔合计203.10万港元的款项。

这让华瀚健康的中小股东大跌眼镜：公司账面显示有数十亿港元的资金，竟然支付不了200多万港元的款项？ 华瀚健康的报表到底有多大的水分？

后来，华瀚健康控股股东Bull’s-Eye Limited（下称“BEL”）出手，替其支付了这笔款项。 但此时的华瀚健康，早已被监管层盯上。

监管部门调查

细节隐藏在香港证监会的三则公告中。

2019年1月30日，香港证监会向长江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海通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发出限制通知书，禁止它们处理在多个客户账户内持有的若干资产。 这些客户账户与一家上市公司涉嫌在多份公告、年报内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财务资料有关，而这些数据极有可能会诱使他人进行交易。

香港证监会调查发现，这些公告与该公司在2015年进行的某些融资活动有关，该上市公司从中筹集了合计38.15亿港元；负责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资料的受益人为两名属于该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人士；这两名人士全资拥有并控制一家在英属处女群岛（BVI）注册成立的公司，两人涉嫌借助该公司挪用了2.59亿港元，这些资金属于该上市公司在2015年通过融资活动所筹集的部分款项……

尽管香港证监会未“指名道姓”，但细心的香港资本圈人士对照上述细节，推断出“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即为“华瀚健康”，而BVI公司即为华瀚健康最大股东BEL。

翻阅华瀚健康过往公告可发现，2015年2月，该公司完成6.2亿港元可转债的发行工作。 2015年6月，华瀚健康通过供股融资31.95亿港元。 两次融资金额合计38.15亿港元。 这与香港证监会披露的细节吻合。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BEL为BVI公司，由张岳（持股63.15%）和邓杰（持股36.85%）所有，持有华瀚健康29.77%股权。 香港证监会介入调查之前，张岳的身份是华瀚健康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邓杰的身份为华瀚健康行政总裁、执行董事。

此外，香港证监会在发给金利丰证券的冻结令中提到，公司A是其中一家收取了部分涉嫌被挪用资金的BVI公司，公司A在金利丰证券开设了两个保证金账户（户号：51194、53713）。 截至2018年11月22日，上述两个账户合计持有20.59亿股该上市公司的股份，香港证监会估计该股份市值约10.91亿港元。 以此计算，每股价格为0.53港元。 而华瀚健康自2016年9月27日停牌至今，停牌价为0.53港元 /股，两者相吻合。

多位华瀚健康股东证实了香港证监会上述调查事宜。 不仅如此，香港高院2019年7月18日披露的司法判决文书中，华瀚健康第二大股东“Haw Par Pharmaceutical HoldingsPte. Ltd”（持股10.03%）亦指出了香港证监会调查华瀚健康的上述细节。

然而，华瀚健康一直未披露香港证监会对其高管进行调查的事实。

2019年7月31日，在香港高院同意华瀚健康委任临时清盘人后，执掌华瀚健康长达17年之久的张岳、邓杰同时辞职。 尽管当时的公告称“张岳、邓杰为追求其个人抱负而辞任”，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一场庞大而蹊跷的华瀚健康资产大腾挪正在进行。

多家子公司蹊跷出售

张岳、邓杰辞任后，不再担任华瀚健康及其子公司的所有职务。 而此时的华瀚健康已由临时清盘人及新任董事会管理。 他们面对的挑战不仅在于要彻底摸清华瀚健康的真实“家底”，还要面对一系列债权人所带来的压力。

2019年5月，因2018年到期的3.1亿港元可转债无法归还，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贵州省高院司法冻结了华瀚健康重要子公司———贵州基诺美医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重要关联方贵州美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

“这两家公司就是华瀚健康当时可转债融资的抵押物。 ”3月3日，一位华翰健康股东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除了香港证监会冻结了张岳、邓杰持有的华瀚健康股权和2.86亿港元金融资产外，贵州省高院于2019年3月1日冻结了邓杰、张岳名下所有内地资产，包括汉方药业股权。 不仅如此，临时清盘人申请冻结了邓杰和张岳所有海外资产。 2019年10-12月，成都铁路运输中院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冻结了邓杰、张岳的相关资产。

由华瀚健康间接持有100%股权的基诺美医药，持有贵州汉方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99.99%股权。 而后者是华瀚健康重要的产业投资平台，其旗下11家存续的子公司中，8家公司股权均处于冻结状态，冻结的时间起点均在2019年9-12月。 天眼查数据显示，仅2017年8月-2019年9月期间，华瀚健康旗下就有8家控股子公司股权发生变更，这些公司原本由华瀚健康控制，但经过股权转让后，成为他人囊中之物。

在从华瀚健康体系转出的8家公司中，汉方药业尤其引人关注。 “汉方药业是华翰健康旗下的两大传统中药生产平台之一。 ”3月3日，接近邓杰的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汉方药业94.86%股权于2019年8月13日被转让，“汉方药业对华瀚健康的业绩贡献更大，市场估值更高”。

不过，华瀚健康并未披露汉方药业的具体财务数据，外界无法获悉其转让时的资产状况。 多位华瀚健康股东指出，依据香港主板公司上市规则第14章相关规定，上述被转让的8家公司中，包括汉方药业在内的5家公司都是2019年8月从华瀚健康体系转让，理应将这些交易合并计算，华瀚健康也应对这些交易进行披露，“但至今我们都不知道为何这些交易在资产被冻结、临时清盘人进场的情况下，还能顺利地从华瀚健康体系内转出去，上市公司对这些交易也从未披露。 ”

部分募集资金被转出

不仅华瀚健康中小股东对公司的“家底”被蹊跷转出“一头雾水”，就连临时清盘人都对华瀚健康的真实状况“不太清楚”。

在安永审计的最后一份年报（2014/2015年）中，截至2015年6月30日，华瀚健康资产净值为87.92亿港元，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65.99亿港元，现金净额为59.59亿港元，负债总额为6.84亿港元，且均为流动负债，集团资产负债率仅7.5%，可谓现金充裕。

卢红梅指出，华瀚健康2015年的股票融资和2015年、2016年的两次债券融资，获得的现金就高达50亿港元。 公司2015年以后披露过的投资项目，只有贵州省六盘水凉都医院和汉方药业的新生产线，项目总投入约18亿港元。 华瀚健康在做空机构发布报告后，仅2016年8月回购过股票，耗资7835万港元，之后便再无任何投资项目的披露和现金分红行为。 “但奇怪的是，公司3.1亿港元可转债违约，连203.10万港元的中介费都无法支付。 不仅如此，2019年8月，临时清盘人进场，快速冻结了公司海外资产，但发现上市公司已经没有任何现金。 临时清盘人不得已向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寻求资金支持，以方便开展后续工作。 ”

据华瀚健康中小股东初步统计，扣除公司披露的20亿港元项目投入和管理层2.58亿港元资金挪用，以及归还部分中期票据，有超过50亿港元的资金去向不明。

华瀚健康一位股东提供的他与临时清盘人对话录音，以及临时清盘人团队与华瀚健康股东沟通邮件显示，经临时清盘人初步调查，华瀚健康10余亿港元募集资金被划至海外公司账号，而这些公司与华瀚健康无任何业务往来。

如今，邓杰、张岳已经不再接听中小股东的问询电话，而致同因华瀚健康子公司的不配合也无法完成专项调查，华瀚健康主要债权人均反对清盘，临时清盘人的工作进展缓慢。 华瀚健康中小股东要求召开股东大会，成立刑事问责委员会、持续经营委员会，但临时清盘人均以“费用不足”拒绝。 对于清盘费用问题，中小股东提出临时清盘人向股东和债权人融资、向上市公司提交“基本报酬+业绩提成”方案、向监管部门申请解冻管理层挪用的资金、“专项讨论、专款专用”四大解决方案，但至今因种种分歧而未能达成一致。 作为中小股东代表的卢红梅，于2019年10月赴贵阳，以“邓杰、张岳等人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于当年12月拿到立案通知，这让华瀚健康中小股东们看到了一丝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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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牌案例增多

举牌后股价明显异动

□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期，上市公司频获举牌。 Wind数据显示，仅2月

以来，就有十余家上市公司被举牌。 从举牌方类型看，

产业资本和保险机构占比较大。其中，不少公司H股股

份被举牌。 被举牌后，股价出现明显上涨，举牌方浮盈

较多。

举牌不触及要约收购

多数举牌方在此之前已经持有公司股份。以皖通

科技为例，公司3月10日晚公告，股东西藏景源于3月9

日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总股本的0.1473%。

本次增持前，西藏景源持有公司总股本的4.8527%。本

次增持后， 西藏景源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成为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

从举牌方式看， 大多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

直接增持。 保龄宝股东优创投资于3月6日通过交易所

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5.58万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8%。 本次增持前，优创投资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持有保龄宝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1681.3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5%。 本

次增持后优创投资累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56.9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3%。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近期被举牌的上市公

司均不触及要约收购， 这些公司均表示不会导致控股

股东变更。 以新世界为例，公司2月28日晚披露，截至

本公告日，一致行动人沈国军、沈军燕、沈君升、鲁胜、

沈莹乐、浙江国俊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3284.63

万股，合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08%，本次权益变动

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看好公司发展前景

梳理公告可以发现， 举牌方的举牌原因均是看好

公司长期发展。

有的公司获举牌后， 举牌方申请对增持期间延

期，后续将进行进一步增持。 以*ST猛狮为例，公司2

月28日晚公告，杭州凭德及宁波致云自2019年11月

14日至11月27日从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票超

过2100万股，并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

股票不低于1000万股，成为公司持股不低于5%的重

要股东。截至本公告日，杭州凭德及宁波致云已通过

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2837.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基于对公司

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远投资价值的认可， 杭州凭德

及宁波致云拟继续增持公司股票并拟将原增持承诺

期限延长至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30个

工作日内。

不少公司被举牌后，股价出现明显上涨。 以辽宁

成大为例，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12

月31日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60

万股，本次权益变动后，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约7648.5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达

到举牌线。 公告显示，该股东在2019年7月至2020年

初， 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买入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区间在13.17元/股至15.2元/股。 3月9日，公

司股价最高点达到21.5元/股，创近年新高。

还有的公司发布举牌公告次日，股价就涨停。以紫

光学大为例，公司2月12日晚间公告，股东天津安特在

2019年12月18日至2020年2月11日期间，通过交易所

的证券交易累计增持公司2.07%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

动完成后， 天津安特将直接通过椰林湾间接持有公司

20%的股份，达到再次举牌的条件。 2月13日，公司股

价涨停。

产业资本出手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近期被举牌的上市公

司中，举牌方多数是产业资本，举牌方和被举牌方属于

同一行业。 此外，保险资金举牌案例明显增多。

以兴蓉环境为例，2月19日，公司接到股东长江环

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三峡资本的通知， 长江环保集

团于2020年2月19日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

司0.06%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长江环保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三峡资本累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达到5%，达到举牌条件。公开资料显示，兴蓉环境

与长江环保集团均为生态环保类企业。

在保险资金举牌方面，2020年以来， 包括国寿集

团及国寿股份、中国太保及其一致行动人、华泰资管、

太平人寿、 太保寿险在内的多家险资对相关上市公司

进行举牌。 被举牌方主要为农业银行、赣锋锂业、国创

高新和大悦城等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被险资举牌公司不少涉及H

股股票。 中保协数据显示，2月24日，中国太保及其子

公司举牌赣锋锂业H股，合计买入股票240.52万股，涉

及资金约7535万港币。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傅立春表示， 保险资金属于金

融资本，更多看重金融控股投资。与产业资本看中上市

公司战略协同方面的投资价值区别较大。 当前险资资

金充裕，是举牌案例增多的主要原因。

前海开源首席分析师杨德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从被举牌公司类型看，险资一般会举牌蓝筹股，且

持股时间较长，看好公司长期发展，通过长期持股获得

增值。近期险资举牌案例增多，主要和目前险资股权配

置比例整体较低，而上市公司股价整体处于低位有关，

险资有增加股权配置的需求和动力。

多项资产蹊跷出售 巨额资金“不翼而飞”

涉嫌财务造假 华瀚健康原高管遭多方追责

□

本报记者 郭新志

做空报告直指财务造假

2月28日， 卢红梅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 至今他们都很难相信华瀚健康过往的

报表竟然不可信。

引爆华瀚健康财务乱象的是2016年8

月的两份做空报告， 这些报告直指华瀚健

康收入造假。虽然华瀚健康随后做了澄清，

但自2016年9月27日停牌， 华瀚健康至今

都未复牌。

作为一家从事传统中药、生物制药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业务，同时提供医院管理服

务及医院供应链业务的大健康领域公司，华

瀚健康的生产基地及业务实体大多都在贵

州省。其中，传统中药、生物医药业务主要集

中在贵阳市， 医院资产主要集中于六盘水

市，保健品业务则落地铜仁市。

提及“华瀚健康” ，贵州当地人耳闻者

寥寥， 但谈及该集团旗下的贵州汉方药业

有限公司，贵阳当地不少人则有所耳闻。贵

阳一位资本圈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汉方药业在当地名气很大， 由贵阳中药厂

发展而来，该厂共有两个生产基地，老的基

地是德昌祥药业，新的基地是汉方药业。

2002年12月10日，张岳、邓杰等人以

汉方药业为核心资产在H股上市。 上市前，

华瀚健康净资产约1.34亿港元；2002年截

至当年6月30日， 营业收入为1.73亿港元，

归属于股东的纯利为7586.9万港元。 之后

几年，华瀚健康资产不断增加，公司业务由

中药延伸到生物药、医疗、保健品等领域。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华瀚健康吸引了众

多中小投资者的目光。

“做空报告引起了审计机构安永会计

师事务所的警惕。 ” 3月3日，华瀚健康一位

股东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安永在复核华

瀚健康的原始账目后不肯签字， 导致华瀚

健康2015/2016年财报迟迟出不来。

安永在给华瀚健康董事会的函件中指

出， 其已暂停该公司2015/2016年审核工

作， 因为华瀚健康多家子公司多份销售单

据、采购单据、银行回单以及税务单据、银

行对账单等存在多处矛盾或不合规情况。

随后，华瀚健康更换了审计机构，并委

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独立第三方调查机

构， 华瀚健康独立董事委员会与致同一起，

将做空报告所指控的内容纳入到调查范围。

然而，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华瀚健康的

股东至今没有等到调查结果， 华瀚健康却

被告上法庭。

2019年4月11日，一家名为“Cypress�

House� Capital� Limited” 的公司向香港

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交清盘申请， 理由

是华瀚健康未能支付该公司一笔合计

203.10万港元的款项。

这让华瀚健康的中小股东大跌眼镜：

公司账面显示有数十亿港元的资金， 竟然

支付不了200多万港元的款项？华瀚健康的

报表到底有多大的水分？

后来，华瀚健康控股股东Bull’ s-Eye�

Limited（下称“BEL” ）出手，替其支付了

这笔款项。 但此时的华瀚健康，早已被监管

层盯上。

监管部门调查

细节隐藏在香港证监会的三则公告中。

2019年1月30日，香港证监会向长江证

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海通国际证券有

限公司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发出限制通

知书， 禁止它们处理在多个客户账户内持

有的若干资产。 这些客户账户与一家上市

公司涉嫌在多份公告、 年报内披露虚假或

具误导性的财务资料有关， 而这些数据极

有可能会诱使他人进行交易。

香港证监会调查发现， 这些公告与该

公司在2015年进行的某些融资活动有关，

该上市公司从中筹集了合计38.15亿港元；

负责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资料的受益人为

两名属于该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人士；

这两名人士全资拥有并控制一家在英属处

女群岛（BVI）注册成立的公司，两人涉嫌

借助该公司挪用了2.59亿港元， 这些资金

属于该上市公司在2015年通过融资活动所

筹集的部分款项……

尽管香港证监会未“指名道姓” ，但细

心的香港资本圈人士对照上述细节，推断出

“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即为“华瀚健康” ，而

BVI公司即为华瀚健康最大股东BEL。

翻阅华瀚健康过往公告可发现，2015

年2月，该公司完成6.2亿港元可转债的发行

工作。 2015年6月，华瀚健康通过供股融资

31.95亿港元。 两次融资金额合计38.15亿港

元。 这与香港证监会披露的细节吻合。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BEL为

BVI公司，由张岳（持股63.15%）和邓杰

（持股36.85%） 所有， 持有华瀚健康

29.77%股权。 香港证监会介入调查之前，

张岳的身份是华瀚健康董事会主席、 执行

董事，邓杰的身份为华瀚健康行政总裁、执

行董事。

此外， 香港证监会在发给金利丰证券

的冻结令中提到， 公司A是其中一家收取

了部分涉嫌被挪用资金的BVI公司， 公司

A在金利丰证券开设了两个保证金账户

（户号：51194、53713）。 截至2018年11月

22日，上述两个账户合计持有20.59亿股该

上市公司的股份，香港证监会估计该股份

市值约10.91亿港元。 以此计算，每股价格

为0.53港元。 而华瀚健康自2016年9月27

日停牌至今，停牌价为0.53港元/股，两者

相吻合。

多位华瀚健康股东证实了香港证监会

上述调查事宜。 不仅如此，香港高院2019年

7月18日披露的司法判决文书中，华瀚健康

第二大股东 “Haw� Par� Pharmaceutical�

HoldingsPte.� Ltd”（持股10.03%）亦指出

了香港证监会调查华瀚健康的上述细节。

然而， 华瀚健康一直未披露香港证监

会对其高管进行调查的事实。

2019年7月31日， 在香港高院同意华

瀚健康委任临时清盘人后，执掌华瀚健康

长达17年之久的张岳、邓杰同时辞职。 尽

管当时的公告称“张岳、邓杰为追求其个

人抱负而辞任”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一

场庞大而蹊跷的华瀚健康资产大腾挪正在

进行。

多家子公司蹊跷出售

张岳、邓杰辞任后，不再担任华瀚健康

及其子公司的所有职务。 而此时的华瀚健

康已由临时清盘人及新任董事会管理。 他

们面对的挑战不仅在于要彻底摸清华瀚健

康的真实“家底” ，还要面对一系列债权人

所带来的压力。

2019年5月， 因2018年到期的3.1亿港

元可转债无法归还， 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通过贵州省高院司法冻结了华瀚健

康重要子公司———贵州基诺美医药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和重要关联方贵州美林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的股权。

“这两家公司就是华瀚健康当时可转

债融资的抵押物。 ” 3月3日，一位华翰健康

股东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除了香港证监

会冻结了张岳、 邓杰持有的华瀚健康股权

和2.86亿港元金融资产外， 贵州省高院于

2019年3月1日冻结了邓杰、张岳名下所有

内地资产，包括汉方药业股权。 不仅如此，

临时清盘人申请冻结了邓杰和张岳所有海

外资产。 2019年10-12月，成都铁路运输中

院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冻结了邓

杰、张岳的相关资产。

由华瀚健康间接持有100%股权的基

诺美医药， 持有贵州汉方健康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99.99%股权。 而后者是华瀚健康重

要的产业投资平台， 其旗下11家存续的子

公司中，8家公司股权均处于冻结状态，冻

结的时间起点均在2019年9-12月。天眼查

数据显示，仅2017年8月-2019年9月期间，

华瀚健康旗下就有8家控股子公司股权发

生变更，这些公司原本由华瀚健康控制，但

经过股权转让后，成为他人囊中之物。

在从华瀚健康体系转出的8家公司中，

汉方药业尤其引人关注。 “汉方药业是华

翰健康旗下的两大传统中药生产平台之

一。 ” 3月3日，接近邓杰的人士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汉方药业94.86%股权于2019年

8月13日被转让，“汉方药业对华瀚健康的

业绩贡献更大，市场估值更高” 。

不过， 华瀚健康并未披露汉方药业的

具体财务数据， 外界无法获悉其转让时的

资产状况。多位华瀚健康股东指出，依据香

港主板公司上市规则第14章相关规定，上

述被转让的8家公司中，包括汉方药业在内

的5家公司都是2019年8月从华瀚健康体

系转让，理应将这些交易合并计算，华瀚健

康也应对这些交易进行披露，“但至今我

们都不知道为何这些交易在资产被冻结、

临时清盘人进场的情况下， 还能顺利地从

华瀚健康体系内转出去， 上市公司对这些

交易也从未披露。 ”

部分募集资金被转出

不仅华瀚健康中小股东对公司的“家

底”被蹊跷转出“一头雾水” ，就连临时清盘

人都对华瀚健康的真实状况“不太清楚” 。

在 安 永 审 计 的 最 后 一 份 年 报

（2014/2015年）中，截至2015年6月30日，

华瀚健康资产净值为87.92亿港元，期末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65.99亿港元，现金

净额为59.59亿港元， 负债总额为6.84亿港

元， 且均为流动负债， 集团资产负债率仅

7.5%，可谓现金充裕。

卢红梅指出， 华瀚健康2015年的股

票融资和2015年、2016年的两次债券融

资， 获得的现金就高达50亿港元。 公司

2015年以后披露过的投资项目，只有贵州

省六盘水凉都医院和汉方药业的新生产

线，项目总投入约18亿港元。 华瀚健康在

做空机构发布报告后， 仅2016年8月回购

过股票，耗资7835万港元，之后便再无任

何投资项目的披露和现金分红行为。 “但

奇怪的是，公司3.1亿港元可转债违约，连

203.10万港元的中介费都无法支付。不仅

如此，2019年8月，临时清盘人进场，快速

冻结了公司海外资产， 但发现上市公司

已经没有任何现金。 临时清盘人不得已

向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寻求资金支持，以

方便开展后续工作。 ”

据华瀚健康中小股东初步统计， 扣除

公司披露的20亿港元项目投入和管理层

2.58亿港元资金挪用， 以及归还部分中期

票据，有超过50亿港元的资金去向不明。

华瀚健康一位股东提供的他与临时清

盘人对话录音， 以及临时清盘人团队与华

瀚健康股东沟通邮件显示， 经临时清盘人

初步调查， 华瀚健康10余亿港元募集资金

被划至海外公司账号， 而这些公司与华瀚

健康无任何业务往来。

如今，邓杰、张岳已经不再接听中小股

东的问询电话，而致同因华瀚健康子公司

的不配合也无法完成专项调查，华瀚健康

主要债权人均反对清盘，临时清盘人的工

作进展缓慢。 华瀚健康中小股东要求召开

股东大会，成立刑事问责委员会、持续经

营委员会， 但临时清盘人均以 “费用不

足” 拒绝。 对于清盘费用问题，中小股东提

出临时清盘人向股东和债权人融资、向上

市公司提交“基本报酬+业绩提成” 方案、

向监管部门申请解冻管理层挪用的资金、

“专项讨论、专款专用” 四大解决方案，但

至今因种种分歧而未能达成一致。 作为中

小股东代表的卢红梅，于2019年10月赴贵

阳，以“邓杰、张岳等人涉嫌职务侵占” 为

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于当年12月拿到立

案通知，这让华瀚健康中小股东们看到了

一丝曙光……

苦苦等待三年又五个月

后， 华瀚健康（00587.HK）

中小股东面对的仍是一笔“糊

涂账” ： 经审计的财报显示公

司“现金极其充裕” ，但公司

却因付不起200多万港元的

中介服务费而被追债；窘境曝

光之前， 公司融资50余亿港

元，临时清盘人进场后却发现

公司账上没钱，甚至公司无法

支付股东大会的开支；多位高

管闪电辞职，但在法院下达清

盘令、 资产遭冻结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旗下重要的子公司

股权却被转到了他人名下

……这令华瀚健康中小股东

代表卢红梅颇为费解。

“报表是知名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业绩不错，估值也不

高，账上有大笔资金，经营非

常稳定，公司赛道也好，所以

我们就买了。” 近日，卢红梅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

说， 她投资华瀚健康多年，也

曾亲自参加过公司的股东大

会和机构路演，见过华瀚健康

原高管邓杰、张岳多次，至今

仍难以相信华瀚健康公司治

理竟然如此糟糕。

截至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

时，卢红梅以“邓杰、张岳等人

涉嫌职务侵占” 为由，向公安

机关报案并被正式立案；香港

证监会以邓杰、张岳涉嫌挪用

华瀚健康募集资金2.58亿港

元为由，冻结了邓杰、张岳在香

港三家证券公司的投资账户；

香港证监会还认为他们二人在

华瀚健康前期融资活动中，涉

嫌虚假陈述，下令冻结了两人

的相关资产。

3月12日， 针对华瀚健康

真实财务状况、巨额资产被转

出、公司遭调查等事宜，中国证

券报记者多次致电华瀚健康前

行政总裁邓杰，其手机始终处

于无人接听状态。

本报记者 郭新志 摄

■ 公司深度

华瀚健康位于贵阳的内地办公总部


